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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不能够在巴布尔那弄到交通工具，我们又得回基安尔去，跟工人委员会的两个委员

同路。途中我们经过了两个检查站，是由自由战士们把守着的。在基安尔我又渡过了一夜，

演员们的殷勤好客和同志般的友爱，使那一个黄昏永铭于我的心中。他们正计划到各个医院

去访问，给轻伤的战士们演出，他们又热情洋溢地谈论着要建立一座有生气的戏院的长期计

划——它将在真正社会主义的匈牙利发展。 

         第二天早晨，我遇见了三个奥国记者，他们的车子里有一个空位。我终于开始了走向布

达佩斯的最后一段的旅程。全程80英里，车子行了三个多钟头，因为我们在检查地点停了好

多次。在乡村中经常遇上出殡的、令人伤心的行列，我们却没有看见苏联军队。叫我们停车

的那些匈牙利巡逻兵们告诉了我们开心的消息，说在首都，俄国人与匈牙利人之间的战斗业

已停止，苏军的撤退已经开始。这是星期三，10月31日。那天午后，英姆雷·纳基对国会大

厦前面的示威群众说：“我的朋友们，革命已经胜利了。我们驱逐了拉可西——吉逻这一

帮。我们的内政将不容外人干涉。”那一天，在监狱与集中营里被关了六年的安娜·凯斯莱

做了新近恢复的社会民主党的主席。那一天，强诺斯·卡达尔宣布一个新共产党的诞生，即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据说，凡负有过去罪恶责任的人，都不容存在于其队伍中了。那一

天，几十个的秘密警察被倒悬在布达佩斯树上和电灯杆上，群众向他们吐口水，有些人因为

被多年的苦难与仇恨弄得狂暴了的，竟用香烟头去烧那死人的皮肉。 

         那一天，英国炸弹投掷在埃及领土上，并炸沉了苏彝士运河中一艘埃及的巡洋舰。艾森

豪威尔总统称这攻击为一种“错误”。这是在苏军侵略匈牙利以前四天。 

         这时候，匈牙利的实权是分成两半的，一面是纳基政府，它获得人民支持，因为它反映

他们的意志；另一面是那些武装人民自己，由他们的国民委员会代表着与领导着。这是一种

两重政权。从匈牙利西部，东部，东南部与南部来的国民委员会的代表们会议于基安尔，他

们提出了人民的要求：立即撤退苏军的增援部队——这些部队据说已经达到匈牙利东部；年

底全部撤军；实行自由选举。有些报导说，基安尔已经成立了临时政府，不过这似乎是恶意

造出来的传闻，因为国民委员会要求有代表参加纳基政府。无论如何，谁掌握了布达佩斯政

权这一问题是不容置疑的。掌握了武装的人民便是掌握了政权。 

         那么谁掌握了武装呢？是法西斯派吗？不，那是这些从事了战斗的人，那些自由战士

们。他们是斯柴贝尔与乌奇佩斯的工人，是学生，那些十多岁的男女孩子们。他们的肩膀上

挂了弹药带，腰带上插了手榴弹，手里拿着冲锋枪——被他们戏称为“吉他”的，是那些将

自由的蓝白红三色旗替换了奴役的红星的士兵们。他们业已赢得了一场光荣的战斗，在一个

时期内（多么短得可怕的一个时期呀！）他们欢乐着，甚至当他们为死者哀伤，在上千个新

坟上点燃蜡烛之时，都是快乐的。甚至孩子们（上百上千的孩子们）都参加了战斗，我曾经

跟几个小女孩子说了话，她们将火油倾倒在苏军坦克经过的路上，并且点燃了它。我听人讲

起一些14岁来大的孩子们，他们手拿燃烧着的火油瓶，奋不顾身地上了坦克，全身武装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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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12岁的孩子，向我夸说他们在战斗中所曾起过的作用。一个武装了的城市，一个武装了的

人民，他们站起来了，用伟大的力量来砸碎束缚的铁链。在那些英勇的城市：巴黎，彼得格

勒，广州，马德里，华沙这个名单中，如今又添了一个不朽的名字：布达佩斯！它的建筑可

以被轰坏、烧焦，它的电车、巴士和电话线可以被破坏，它的行人道上虽然散满了玻璃并染

遍了鲜血，但它那儿公民的精神却是不能被压制的。 

         人家还在继续清除秘密警察。在市立公园那边，五一路四十五号，他们发见了秘密警察

的无线电阻截部门的总机关，那里又发现了大量冲锋枪，来福枪，手枪，弹药，手榴弹与各

种衣服。人们用铲锹和钻具工作了一大阵之后，发见了一个以共产党总部为中心、延展在街

道下面的地窖网。这些地窖是有两层楼高的，建筑时一定曾费了数月，也许数年的工夫。地

窖的墙是混凝土的，六尺厚。它们有十分严密封闭的门，大量存贮食物和衣服，大量的军火

与各式各样施酷刑的家伙。全城的人都知道地下深处正在开掘地道，从事开掘的人可能是秘

密警察，也可能是犯人，或者由二者合作的。人们虽然知道这个地道的“迷魂阵”，可不能

用烈性炸药来揭穿其秘密的。据我所知，当苏联军队于11月4日开始进攻时，那些被陷在里面

的人仍然陷在那里…… 

         从市区其他地方监狱出来的囚徒，一当他们从黑暗来到了光明中，便讲开了他们的故

事。地下狱室时常是水深及踝的，他们终于从那里一瘸一拐一颠一踬地走出来，走进了那些

解救者的怀抱中。这是普希金预言在现时代的实现： 

             “沉重地系着的铁链终会脱落， 

狱墙在呼号之前也会倾倒； 

自由用光明来欢迎你了， 

兄弟们还给你那把宝刀。” 

许多的囚徒简直像是鬼魂出现：有些男人与女人，很久以来就被他们的亲友当作死去了

的。这类人中有艾迪丝·蓬恩博士，这位以前代表《工人日报》驻在匈牙利首都的记者，我

最后一次在布达佩斯遇见她是1949年9月间，那时她准备回英国去。我记得曾和她一起购物，

还帮她挑选了一副象棋子。几天后她失踪了，正当她要去搭乘飞机之前。被控的罪名是间

谍，在一个独人监房里被禁了14个月，带着紧紧的手铐，以致她的两腕间留着不会消失的创

痕。后来给带上秘密法庭，被判15年徒刑，刑期却并不通知本人；因为她对法庭不敬，在独

人监房里又关了六个月。等到革命放她出来时，她在监狱里又已渡过了五个半年头。 

         蓬恩博士以她体力上与精神上的坚强而自傲。另一些人就没有她那么坚强了。星期五夜

间，我看见四百五十个囚徒，仍穿着睡衣式的条子囚衣裤，从布达佩斯的乔斯土福格监狱释

放出来。其中有几个人狂了，得制止，加以较温和的看管。有四个囚徒是工程师，当他们建

筑跨越多瑙河的斯大林桥时被以怠工罪名拘禁的。在一个狱室的黑而阴暗的墙上，一个囚徒

刻下了一首诗，用拉丁字写了诗题：“拥护自由”。到星期五夜间为止，革命业已释放了五

千五百名政治犯。 

         前后一共只有三天半的自由，布达佩斯的人民仿佛从骨髓里都感觉到这个间歇时间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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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是短促的，所以他们热烈地从事民主的实施。生活是说不上愉快的。只有卖粮食的铺子开

了门。公共交通停顿了，一直要到星期六，才有少数几辆巴士行驶，车子挤到了危险程度，

人们攀悬在车身外面。载满青年人和兵士的大车以及插着红十字会旗帜的车子飞驰而过，可

是街上其他的交通车辆就很少。电影院，戏院与餐室都关了门。没有人需要娱乐的刺激。在

热烈沸腾的讨论和组织中好些政党发生了。前面我提起过社会民主党的再度出现，共产党的

再生，以及改名为彼多斐党的国家农民党的活跃。小有产党又出面了。匈牙利基督教党组成

了。此时又组成了新的工会联盟。他们的总部门前挂起了仓卒制成的横额。11年的冰块溶解

了，民主不能控制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泛滥起来。 

         这一发酵现象之最显著的一面，对于一个新闻记者说来是最激动的一面，那就是突然地

创刊了不下于25种的日报，它们代替了近年来那五种可悲的、无味的与刻板的报纸。过去布

达佩斯有四种日报与一种晚报，可是工人们常常在它们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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